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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衫载酒的少年游

章惇自幼才智出众，博学善文，却有着与生俱来的
骄傲。嘉祐四年（1059），章惇再次应考，名列第一甲第
五名，进士及第，被授予商洛县令。这段曲折的科举经
历，恰似他一生跌宕的隐喻——宁折不弯的性格，既成
就了他的功业，也埋下了祸患的伏笔。

二人一见如故，倾心相交。对此事，苏轼《与章子厚
参政二首》写道：“轼初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
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在苏
轼看来，比自己年长两岁的章惇“奇伟绝世”，且对功名
利禄不甚热衷。而苏轼一生都以陶渊明为偶像，盼望着
能够“采菊东篱下”。二人都有归隐山林之志，相互之间
引为知己。

两年后的嘉祐六年（1061），苏轼授大理评事，以京
官充任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两人初为官，都在今陕西
一带任职，有相邻之便，过从甚密。曾慥《高斋漫录》说：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二人
相得甚欢。”

在凤翔任职期间，章惇与苏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曾同舟涉颍水，在水光山色间纵论古今；也曾共登
仙游潭，于悬崖峭壁上题字明志。有一日，章惇敞着肚
皮躺在那儿休息，正巧苏轼从外面进来。章惇摸了摸自
己的肚子并问苏轼，自己的肚子里都装着些什么呀？苏
轼笑着答道：装的全是些要谋反的家当呗。章惇听了，
当即哈哈大笑。

二人在山寺小饮，已经进入微醺状态。听闻有老虎
下山，二人都勒马前往观望。在距离老虎几十米处，马
已经吓得不敢向前。苏轼认为马受惊不敢往前，劝说章
惇还是一起回去吧。章惇并不害怕，仍继续策马前行。
到了近处，章惇取一铜锣，“哐当哐当”猛敲，老虎被吓得
逃窜。归来后，章惇说苏轼胆子小啊，将来肯定不如章
惇自己。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章惇的：“归谓子瞻曰：‘子
定不如我’”。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同游南山的往事。初春
时节，苏轼与章惇相携游南山古刹，行至仙游潭时，眼前
景象令二人驻足。这里两岸双峰如剑，劈出一道深不见
底的峡谷，谷底岚气翻腾，望去竟让人头晕目眩。唯有
一根独木横亘其间，风吹过便微微颤栗，稍一低头，万丈
深渊近在眼前，寒意直透骨髓。章惇笑着示意苏轼过桥
题字，苏轼望着桥下翻滚的雾气，只觉两股战战，指尖发
凉，不敢举步。反观章惇，却神色泰然，抬脚便踏上独木
桥，稳稳走到对岸。他随手扯过崖边藤蔓，拧成粗绳，一
头牢牢系在老树枝干上，另一头紧紧缠在腰间。借着绳
索的牵引，他脚踩崖壁缝隙，猿猴般上下攀爬，丝毫不见
惧色。等找到一处平整石壁，章惇以漆墨饱蘸笔锋，挥
毫写下“苏轼章某来”六字，笔力遒劲，仿佛全然不顾身
下的险境。

回到岸边后，苏轼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背，轻
声叹道：“子厚，你日后必能杀人。”章惇闻言一怔，挑眉
问道：“何以见得？”苏轼望着方才他攀爬的崖壁，缓缓说
道：“连自己性命都能豁出去的人，自然也有胆量对他人
下手。”章惇听罢朗声大笑，只当是好友间的戏语，并未
放在心上。章惇的果敢奇绝与苏轼的通达风趣，在山水
间形成奇妙的平衡。

朝堂分野的冰与火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新法，北宋政坛分裂
为新旧两党。章惇凭借出众的才干得到王安石赏识，
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变法核心人物。制置三司条
例司，是王安石为推动变法设立的政策制定机构。而
苏轼则因反对新法的弊端，逐渐成为旧党重要代表。
政治立场的分歧，并未立刻“冻结”他们的友情，反而在
北宋的政坛上，上演了一场“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友谊
佳话。

章惇在变法中的表现堪称能臣。他察访荆湖北路
时，招抚梅山蛮人一万四千八百户，得田二十六万余亩，
设置安化县稳固边疆。元丰年间，他平定西南叛乱，设
立靖州、诚州，将版图向南拓展。这些政绩背后，是他

“果敢率直，敢于发言，勇于任事”的执政风格。
熙宁八年（1075），章惇遭邓绾弹劾，称其“与吕惠卿

协济为奸”，他也因此被贬往湖州任职。到达湖州后，章

惇回想起早年与苏轼一同游历的过往，遂作《寄苏子瞻》
一诗，抒发了自己渴望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的心境。苏
轼见诗后，随即以《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相和应，诗作
中更不乏对章惇的勉励之词。

时运轮转，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深陷“乌台诗
案”，宰相王珪等人欲置苏轼于死地。当时苏轼因为反
对章惇榷盐开边以及新政变法，已经与其不和了。但章
惇并没有因此置好友不顾，知道苏轼深陷险境，依旧冒
着政治风险，勉力为苏轼辩护。

周紫芝在《太仓稊米集》中记载章惇为苏轼辩解道：
“（苏）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
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
世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

史料记载，退朝后，章惇继续质问王珪是不是想让
苏轼家破人亡？王珪推脱称是舒亶（“乌台诗案”的始作
俑者之一）说的。章惇反唇相讥：舒亶的口水难道也可
以吃吗？

在章惇等一干大臣的争取下，苏轼死罪可免，活罪
难饶，最终被贬黄州。

“乌台诗案”是宋代著名的文字狱。苏轼落魄，大家
唯恐避之不及，更没有人敢给他写信。只有章惇，不仅
不计前嫌，还寄信慰问。苏轼回信道：“轼自得罪以来，
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
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

朝局波谲云诡，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
驾崩，年幼的哲宗皇帝赵煦继承大统，赵煦的祖母宣仁
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宣仁太后陆续起用一批旧党大臣，
当时能言善辩的章惇俨然成为新旧两党矛盾的激发
点。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章惇）会与司马光争辩
役法于太后帘前，其语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而苏轼因曾经反对变法，受到司马光等“旧党”的重
用，此时擢升为翰林学士。虽然二人政见不合，但苏轼
依然写下《归安丘园帖》安慰被贬的章惇：“前日少致区
区，重烦诲答，且审台侯康胜，感慰兼极。”这封信书于元
祐元年（1087）十二月二十七日，原件至今仍保存在台北
故宫博物院。尺牍间的温情，与朝堂上的纷争形成鲜明
对比。

宣仁太后驾崩后，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章惇被再次
起用，加左正议大夫，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逐步恢
复了元祐年间被废除的新法，史称“绍圣绍述”。他废除
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将旧党官员纷纷贬谪岭南。苏
轼作为“元祐党人”中的“蜀党”领袖，首当其冲，从定州
一路被贬至惠州、儋州。

根据现代部分学者的观点，章惇在这时期对“元祐
诸臣”的打击，更多是政治立场的交锋而非私人恩怨。
在某些层面，章惇和王安石一样，有些“执拗”和“单
纯”。章惇曾说：“元祐诸臣，皆负先帝。”在他眼中，维护
新法就是对神宗的忠诚。但历史总喜欢开玩笑，崇宁三
年（1104），由章惇的政敌蔡京主导炮制的“元祐奸党”名
单，章惇竟然名列其中……

绍圣四年（1097），六十二岁的苏轼踏上前往儋州的
漫漫长路。此时的苏轼和章惇，一个在天涯海角教书育
人，培养出海南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一个在权力
中心推行新政，主持收复西北故土。二人看似渐行渐
远，实则仍以独特的方式相互映照。

章惇主持编订《常平免役敕令》等国家政策，完善新
法体系，修正元祐以来“尽废新法”的弊端。对外采取强
硬态度，派章楶进攻西夏，三战三捷，西夏震动，此后数
十年“不复能军”；又征服吐蕃，收复青唐（今青海省西宁
市），将大片领土纳入宋朝版图，达到北宋中后期拓边运
动的高潮。

军事上的胜利与制度上的完善，使宋朝国力一度回
升。在章惇的主持下，王安石罢相之后一度废弛的“熙
宁新政”基本恢复，冗官（官僚体系臃肿）、冗兵（军队数
量庞大但战斗力低下）、冗费（财政支出过度）等诸多沉
疴得以缓解。

但章惇的强硬也引来了非议，尤其是反对立端王
（即后来的宋徽宗）为帝。他当着太后的面说：“端王轻
佻，不可以君天下。”被有心之人抓住把柄，为自己埋下
了祸根。

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徽宗即位。章惇因反
对赵佶当皇帝，被贬雷州，与苏轼当年的境遇惊人相
似。命运仿佛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两位老友最终都成了
岭南的逐客。

天涯对望的晚年心

世事轮回，常有出人意料的交集。章惇之子章援，
素爱读书，文才颇佳。元祐三年（1088），章援赴考，时任
主考官的正是苏轼。苏轼阅卷后对其大为赞赏，名列榜
首，揭榜后方知，这位榜首竟是章惇之子。章惇的另一
个儿子章持，也在同科考中进士。

徽宗即位之初，苏轼结束贬谪，渡海北还。行至京
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时，恰巧章援也在此地。这本该是
师生相见的良机，可章援念及父亲章惇与苏轼的政见分
歧，担忧苏轼若重返朝堂或许会对父亲不利，踌躇不定，
终究不敢登门拜见恩师，只写下一封七百多字的书信，
倾诉“未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
豫，事为老父，固当审思”的复杂心绪，托人转交给苏轼。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苏轼早已参透世事，见信后对儿
子苏过说道：“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对章援的文采给
予极高评价。苏轼全无芥蒂，给章援写了回信，信中细
数与章惇四十年的友情：“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
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
此怀可知。”丝毫没有要找章惇麻烦的意思。

苏轼还写道：“以往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
已。”信中，苏轼还提醒章援兄弟在外远行需多备常用药
物，又嘱托他们转告章惇保重身体。此外，他还附上自
己所作的《续养生论》一文与数个养生药方，盼章惇能颐
养身心，静待归期。字里行间言辞恳切，关怀备至，尽显
长者风范。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途中得知章惇被
贬，非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写信给章惇家人，劝慰章惇
家人无需过分担心，雷州虽远，却没有瘴疫。这份超越
政治恩怨的关怀，展现了友情最本真的底色。

崇宁四年（1105），章惇再被贬为越州团练副使，迁
湖州团练副使。1106年，章惇在贬所逝世，享年七十一
岁。

历史迷雾中的真性情

章惇身后，长期笼罩在“奸臣”的历史迷雾中。《宋
史》评价其“性残忍，无所忌惮”。这种评价源于新旧党
争的余波，也与他强硬的执政风格有关。但有学者指
出，章惇主政期间“无明显失误之处”，其开疆拓土、完善
新法的功绩不应被忽视。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曾这样评价章惇：
“迄于今日，其所建之州县，存者犹在目也；其沿之以设，
若城步、天柱诸邑之棋布者，抑在目也。……其功溥，其
德正，其仁大矣！”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评价章惇：“有才而负气之
人也，奸则吾不知也。”他认为元朝编纂《宋史》时“不能
别择史料之真伪”，全盘否定王安石及其新法，导致章惇
等新党人物被污蔑。梁启超还指出，章惇驱逐元祐诸
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
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

苏轼对章惇的评价则更为复杂。他既曾批评章惇
的政策，又在《答章子厚书》中称其“奇伟绝世，自是一代
异人”。这种矛盾恰是两人关系的写照：政治上的对手，
精神上的知己。他们就像北宋文化天空中的“双子星”，
虽轨迹不同，却都以各自的方式照亮了那个时代。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常州病
逝。临终前，他嘱托胞弟苏辙撰写墓志铭。苏辙在《亡兄
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宣称章惇为苏轼“旧善”：“公旧善门
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
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君实赖以
少安。”不善言辞的司马光，言语犀利的章惇，还有费尽心
力从中斡旋的苏东坡，都在苏辙笔下娓娓道来……

当年唇枪舌剑的朝堂之争，早已随着北宋灭亡而烟
消云散。但章惇和苏轼的友谊，经由苏轼的诗文和苏辙
撰写的墓志铭流传至今。章惇与苏轼的友情，超越了政
见分歧与世俗评价，在北宋党争的残酷背景下，绽放出
人性的光辉。这种“冰炭同炉”的情谊告诉我们：真正的
知己，未必是一路同行的伙伴，却一定是能看透彼此灵
魂底色的人。

正如章惇在《寄苏子瞻》中所咏：“他日扁舟约来往，
共将诗酒狎樵渔。”那份闲适与不羁，既是对友人的期
许，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注解。

史史 钩沉钩沉海海

文文 资讯资讯化化

“延平四贤”又称“闽学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
熹），如同闽地文化星空中最明亮的星辰。其中朱熹集理
学之大成，被后世尊为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宗师。他
所著的《朱子家训》虽仅寥寥数百字，却在千年之后依然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为当代人的立身处世提供着温暖的
指引。

朱熹承袭了杨时、罗从彦、李侗等先贤的理学思想，
系统总结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儒家学说，创立了影响深远
的程朱理学。近年来，朱子文化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
2024年，在南平市举办的朱子文化系列活动，让更多人
有幸近距离感受这位先贤的思想魅力。

朱熹《朱子家训》作为传统家训文化的瑰宝，其价值
在今日愈发彰显。《朱子家训》中“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
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等智慧在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
何变迁，家庭教育的温度与深度，始终关乎个人的成长与
社会的未来。

翻开《朱子家训》，我们仿佛听见一位智者在娓娓道
来家的真谛。对于父母，他主张“慈”“教”并重——父母
对子女的疼爱要恰到好处，既不能缺少温暖，也不能流于
溺爱。对于子女，他强调真心实意的“孝”——不仅要奉
养父母，更要给予精神上的关怀与尊重。夫妻之间，他倡
导“和”与“柔”——相互体谅，温和相待。兄弟之间，他讲
究“友”与“恭”——友爱互助，和睦相处。这些朴素的家
常道理，至今依然散发着人性的温度。

走出家庭，步入社会，《朱子家训》的智慧依然相伴左
右。“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教导我们保持谦逊
的美德；“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提醒我们常怀宽容之
心；“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启迪我们以理性化
解矛盾。这些处世之道，如同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在人
生的各个路口为我们指点迷津。

最令人感动的是，《朱子家训》将道德修养比作“衣服
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认为品德是每个人每天不可
或缺的精神食粮。“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
谆谆告诫，如同春雨润物，在细微处塑造着人的品格。这
种对善的执着追求，恰如孟子所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
就下也。”相信善良是人性中最自然的本真。

如今，当我们重读《朱子家训》，会发现这些古老的智
慧并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春
风化雨般滋润着人们。

《朱子家训》的
“老理儿”与新说

□杨思浩狄建江

本报讯（柯聪）夜幕降临，浦城县万安乡大游村的
村部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几盏路灯照亮这片平日用
于晒谷的场地，村民们陆续聚集，老人摇着蒲扇，妇女
怀抱着孩子，儿童在光影间嬉戏追逐……

近日，浦城县赣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的演员吴永
荣和同事们一起，用红毯和桌椅搭起临时戏台，为大
游村民带来一场公益性赣剧演出。锣鼓声响起，赣韵
古调回荡在村庄夜空，观众随剧情时而凝神，时而欢
笑感叹。吴永荣说，除了送戏下乡，他还计划在村里
开展戏剧艺术培训，培育农村文艺骨干。

自今年下半年开始，吴永荣有了一个新身份，他
被选派为大游村县级文化特派员。据悉，今年7月，浦
城县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工作，35名来自基层的
文化业务骨干分赴农村，开展为期两年的选派服务。
其间，他们将发挥宣传政策、传播文化、带动创新等优
势，为乡村振兴发展和文化项目建设出谋划策。

“山路村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我们村在这方
面有哪些特色？”近日，浦城县富岭镇山路村文化特派
员柳志勇到村里，挖掘该村传统古村落文化元素，并
建议村里把独特的姓氏文化、古建筑文化、红色文化、
古码头文化等在村文化大礼堂集中展示。

“我们村的文化礼堂准备如何布局，还存在哪些
困难？”富岭镇大水口村文化特派员左贤斌，日前来到
大水口村，详细了解村文化礼堂建设情况，走访大水
口“无忧花谷”景区，了解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截至目前，浦城县首批文化特派员已全面启动走
访村民、深入了解村情、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及指导文
化项目建设等工作。

浦城：

文化特派员点燃
乡村文化火种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苏轼《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之一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馀。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章惇《寄苏子瞻》

嘉祐二年（1057）的汴京春闱，一场关乎
北宋朝局走势的国家抡才大典正在举行。主
考官是名震天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年仅十
七岁的建州浦城人章衡高中状元，而他二十四
岁的堂叔章惇却在榜单上发现自己屈居晚辈
之后。

章惇（1035年—1106年），字子厚，建州
浦城人，章仔钧六世孙，生于簪缨世家。

嘉祐二年，这个身着青衫的浦城士子因耻
于名次在侄子之后，当众放弃敕书，转身拂袖
而去。同年登科的苏轼，当时尚不知晓，这位
性格刚烈的青年，将成为他一生中最复杂的知
己——他们的友情如“冰炭同炉”，在北宋政坛
的烈焰与寒冬中反复淬炼，最终在历史长河里
凝结成独特的精神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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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邱冬勇

世界章氏祖祠——浦城县南峰寺功德院（周辉 摄）

日前，由南平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市“文图博”公共文化服务联盟承办的“迎中秋·庆
国庆”主题活动在市图书馆举行。活动巧妙地将爱国
主义教育与传统文化体验相融合，让孩子们通过阅读
爱国主义绘本、制作国庆主题拓印团扇，以及参与投壶
等传统游戏，感受中秋、国庆“双节”氛围，将家国情怀
深植于心。 （林梦琳 王伟 叶丽君 摄）

朱朱 文化文化子子


